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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园 李蓓蕾

立夏了，银川的昼夜温差依然较大，前几
天还有些凉，今早推开窗，外面晴空万里，公
司外面的那几棵柳树早已枝繁叶茂，枝条垂
向地面，悠闲地晃来晃去。

透过柳树的间隙，天空如同一张巨大的
淡蓝色背景板，将这午后的明媚尽数勾勒：
蓝天、白云、绿柳、刺柏……它们只是安安
静静地立在那里，我脑海中冒出顾城的诗：

“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一刻显
得格外贴切。我想，万物的美好大概就是这
样吧——它们不是喧哗着来的，而是悄悄地、
一点一点地，把自己安放在枝头、风里、光中。

午饭后，我到楼下的公园附近散步消食，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草木的清香，沿途的新绿
肆意地生长在阳光下，蝶舞蜂闹，嗡嗡声此起
彼伏，阳光独有的温暖赋予了万物新生。我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任凭阳光透过树缝洒在
身上，旁边一棵玉兰树的花已经谢了。还记
得刚立春那会儿，我也到这里看过玉兰花，初
开的花朵丰腴硕大，白白的，厚厚的，在阳光
下如此玉立娉婷，走到跟前轻嗅了一下，那花
香淡淡的，味道有些甜腻。

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如今只剩下满地的
残痕沾在泥上，我的目光落在一处细节上：一

枝正冒出新芽的树丫间，还残留着一枚凋零
的玉兰花瓣。那花瓣被一截细枝洞穿，叶片
蜷缩着，呈焦黄色，了无色泽，仿佛轻轻一碰
就会碎成粉末，它就那样固执地挂在枝头，放
任新芽穿身而过，长成完整的树叶。一枯一
荣就这般沉默地对望着，或许过不了多久，那
枚花瓣就会落下，再次归入泥土，而新芽会渐
渐舒展成一片完整的叶子，在夏日里投下一
小块阴凉，到那时，没人再记得这朵曾努力绽
放的玉兰花。

我忽然有些惆怅，新与旧，生与死，没有
谁刻意掩饰，也没有谁喧哗争抢，人生一世，
恰似草木一秋。公园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散
步的、遛狗的，三三两两，不紧不慢，阳光正
好，暖意融融，我渐渐有些困了，起身往回走。

这美好的午后时光，是该回去慢慢读一
首诗了。

午 后
□ 马小龙

辛弃疾《清平乐》词云：“茅檐低小，溪上青
青草”，过去乡下的房子多为土墙草顶，檐是披
草屋檐，故称为“茅檐”，经雨淋日晒，披散的茅
草成了灰黑色，印证着无尽岁月。

“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燕子
向来和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和人相亲相爱。檐
下除了燕子外，还住着麻雀，它们一天到晚喋喋
不休。燕子吃虫子，而麻雀总是偷吃粮食，还常
飞到锅台上，啄食剩余的饭粒。所以，燕子受到
人们的普遍喜爱，而麻雀恰恰相反，我们经常搬
着梯子，爬到檐下，抄麻雀的家，掏出一窝麻雀
蛋，或是嘴巴黄黄的小麻雀。雪天，会扫出一片
雪，洒一些麦子，用竹笸箩罩回几只，用绳子系
住它们的腿，拉着它们，让它们飞来飞去。

夏天檐下蛛网比较多，我们举着竹竿攀下
来后，满村子跑着粘知了。数九寒天时节，一场
大雪后，房顶被白雪覆盖，家家的檐下都会挂出
一排长长短短的冰条，伸手就能够到。我们摘
下来后，拿在手里玩，从不嫌冻手。有些孩子甚
至当冰棍吃，被大人看见，冰条被夺走扔掉，还
会被呵斥几句。

我们喜欢满月的夜晚，月色如昼，不误我们
在檐下拍纸板、打弹子、跳房子。月光穿过房
檐，穿过木窗，洒亮小屋，窗前静坐的少女，是谁
的姐姐？

“一檐细雨春阴薄”，春雨携带着微凉，淋湿
了房檐。大人们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地里忙
着春耕，孩子们在门边坐成一排，双手托腮，望
着檐下垂挂的雨帘，有些小小的莫名的惆怅。夏
天突如其来的暴雨却让人兴奋，尤其是久旱之
后，大人和孩子们笑着从地里、野外跑回来，也不
换下已经淋湿的衣服，就站在门口看雨。檐下的
雨帘成了瀑布，孩子们把手和脚轮换着伸过去冲
着玩，水桶和脸盆放过去，不一会儿就满了。

檐下是夏夜乘凉的地方，竹床整个伏天就
放在檐下。檐下风凉，还淋不到露水，男孩子的
盛夏之夜大多是在檐下度过的。星光低垂，洒
满房檐，时时参与着人间的悲喜。

檐下最热闹的时刻是冬天日上三竿时，人
们聚在一起晒暖聊天，享受一年中难得的清闲
时光。檐下挂着一串串玉米穗、一串串大蒜、一
串串干辣椒，还挂着腊鸡、腊鱼。喜鹊在枝头叫
着，不知谁家来了亲戚。鸟鸣庭树，日照屋檐，
太阳移到正南方，家家的檐下飘起了淡蓝色的
炊烟。村子，祥和安宁；时光，悠远绵长。而昔
日的孩子们都已长大，去了远方；那时的大人们
都已老去，有的已早早故去。草房子早已不见，
成了砖瓦房、楼房，茅檐和檐下的往事都已惘然
不见。

多年前听过一首歌，“檐下的花儿静静开，
夜风似影久等在门外，残月独挂在窗台，将回忆
映白，怀那人还在不在”。父亲蹲在檐下微眯着
眼睛的样子，母亲坐在檐下低头纳鞋底的身影，
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而老家檐下的炊烟，早
已消散经年。

檐下
□ 李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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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峰叠水意悠长。
雾茫茫，黛苍苍。
漓水凝烟，远色映斜阳。
青山耸峙容万象，涵碧落，纳穹苍。
浮生弹指历沧桑。
路匆忙，鬓微霜。
欲效山河，胸次自疏朗。
一念凌云尘事远，心已在，万峰上。

江城子·千里江山
□ 杨立山

群山未醒。我已踏上归途
绿皮火车太慢，我要乘坐动车或

高铁
这些年，一直在秦岭山脉上奔跑
或者，从山脚攀爬山巅
或者，坐上蛇一样的火车穿越
偶尔，从山洞里探出头来
感受山脉的气息和雄浑
像完成一次盛大的邀约

故乡
山花烂漫，稻香鱼肥
码头，门囗
一群人围着一个人
满头白发的老奶奶
走到她的面前，我说，

“妈妈，祝您生日快乐！”

归 途
□ 刘心宽

手捧魏邦荣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望春山》，
仿佛隐隐嗅到一股墨香，那墨香是清新美好的，
让人有想深呼吸的感觉。

“人生如寄若尘/还好/有一座春山在那里/放
得下尘世/盛得下山水”。腰封上的这段文字，是
对这本书的诠释。拿到书时，封面那一抹太阳
和土地融合的色彩，给人以温暖。仿佛手里捧
着的是一封家书，抑或是生活馈赠的礼物。而
其中蕴藏的既有岁月的积淀，也有爱的温情，既
让我如获至宝，又不想敷衍潦草地翻阅，而是捧
在手里慢慢品读。

我有这样的感觉，并非因为我和作者是很
要好的朋友，而是基于对文字的喜欢，对真诚的
偏爱，对内涵和底蕴的追求。如果质朴的语言
和真实的经历能让人感同身受，所见所感所思
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样的作品，我认为是
好的作品。这种好你不一定能说得出来，但一
定能强烈地感觉到，这种美，不是辞藻华丽之

美，不是结构严谨之美，也不是经历离奇之美，
而是那份起于心、忠于真、发乎情的真诚之美。
让人品读时或掩卷后，下意识地“啧啧”两声，舒
缓一下，感受到平和与幸福。

魏邦荣有这样的文字，多少令我有些惊奇，
惊奇之余，静静地想，仿佛又有依可循。现在的
他为人平和，安静得像一面湖水。但在我印象
里，从前的他并非如此。如果你也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的宁大校园待过，你一定时常会看到
一个穿着灰褐色风衣的男生，每日穿行在新建
的白色教学大楼和藤木覆盖的图书馆之间的林
荫小道上，长发飘飘，手执书卷，意气风发。他
总是仰着头，眼里闪光，目光呈 45度望向前方的
高处，一边疾步行走，一边口里念念有词地吟诵
着自己刚写的诗歌。那时的他，笔名叫“黑谷”，
是一名校园诗人。他喜欢顾城、海子、骆一禾，
喜欢太阳、麦子和土地。

后来，不知道从哪天起，他喜欢上沈从文和
汪曾祺，迷上了《边城》《受戒》，他同情翠翠，为
她落泪，感受明海的境遇，辗转反侧。也是从那
时起，那份拍案而起的激昂悄然遁形，那种温和
之情浸入他青春的额头。

20年前的夏天，我们一帮喜欢文学的青年
学生，受到惜才爱才的《宁夏电力报》原总编杨
克兴的邀请，利用暑假到报社勤工俭学，我们 8
人被分成 4组，分别被派往宁夏的各大电厂深入
一线采访。清晰地记得，我们在大山坳里的中
宁发电厂大会堂里采访一线劳模，在青铜峡水
电厂的大坝上采访刚从部队复转到电厂的一名
老兵。那时，我出手快，一篇篇简讯很快见诸报
端。而魏邦荣却不紧不慢，和采访对象东拉西
扯，有时甚至彻夜长谈，天天忙活着采访，却没
发几篇稿子。后来，当我们假期结束准备返校
时，他的人物报道一篇篇不紧不慢地刊发，那些
平凡的一线工人在他的笔下跃然纸上，生动鲜
活，让人喜欢。

在我拿到《望春山》时，封面上跳跃的诗意
话语，让我感觉到那个曾经的校园诗人又悄悄
来了。打开集子，一篇篇品读，或快或慢，或急
或缓全凭感觉。在我看来，整本散文集的文字
平实隽永，看时觉得平平淡淡皆是生活之所经
历，掩卷后却让人若有所思，不肯释手。

我一直觉得，散文不同于诗歌和小说，诗
歌需要激情，小说需要想象，而散文，更多的

是需要经历和积淀。在《望春山》里，处处弥
漫着这几种气息。《望春山》共分 6 辑，每辑都
有个诗意的名字：《落在人间的雪》《城外的夕
阳》《秋雨檐滴及远山木叶》……每辑中均有
10 篇左右的文章，几乎每一篇也都有一个诗
意的名字：《不止览山》《坐着看夜》《自然在别
处》《风雪与沉静一同归来》……这些诗意的标
题，总让人想对内容一探究竟。然而当你读
时，却发现静水流长中，岁月的本色平实甚至
平凡，如同这些经历也发生在你的身边。因为
每一个看似平常的经历，都满溢着生活的气
息，鲜活而生动。那些彼时的人，那些生活中
平常的点滴，经由岁月沉淀，都在回眸凝望
里，让人在不自觉中感受到生活之美好，岁月
之醇香。

或许，这就是散文带给我们的美好，平淡之
下蕴藏着生活的真谛。诗意的文字很美，而真
正美的，是生活的诗意。

我的文学造诣不深，但作为看戏之人，自己
不会唱，却喜欢品头论足。《望春山》让我不仅望
见了坚如屏障的心灵之山，也望见了绿意盎然
的生活的春天。

望 见 春 天 ，望 见 山
——魏邦荣散文集《望春山》及其他

□ 张占明

偶然在手机视频里看到了几盆蒲公英老
桩，看着它们经人工干预后呈现出的美学姿态，
感觉熟悉又陌生。为数不多的锯齿状叶片不再
是我记忆中服帖、亲近的模样，少了些粗粝，多
了份娇嫩，却向上挺拔。

空心直立的花茎上顶着一朵朵金黄色的小
花，灰褐色的主根上遍布沟壑与褶皱，形状各
异。有的从根底蜿蜒而上又亭亭玉立，像姑娘
起舞的曼妙身姿；有的根系粗壮且分枝，敦实厚
重，尽显苍劲古朴之态；也有老桩虬根盘结，紧
紧抓住土壤，透出一种力道之美。盆景，经人之
手打造，不可否认，方寸之间厚重与灵动并存，

颠覆了我以往对蒲公英的认知。
然而，视频中的精致终究隔着一层屏幕，记

忆中的蒲公英却越发清晰。
在田间地头、山坡上，甚至坟茔旁，随处可

见蒲公英的身影，我们喜欢叫它黄花苔，也有人
叫它婆婆丁。它恣意地生长，叶片坦然地用低
伏的姿态紧贴地面，努力向下生根，向上生长。
风来了，它带着绒毛的种子借风势远行，且随遇
而安，在每一处落脚之地繁衍生息。它是田间
地头的野草，也是人们的盘中美餐。

夏日的黄昏，当我粗暴地把带着小黄花的
蒲公英一棵棵铲起，它受伤的嫩茎上立马渗出

一滴滴乳白色的泪滴，沾染了我的手掌心。这
并不能让我停下，我机械地重复着铲草的动作，
时间就在铁铲的起落和草茎断裂的脆响中溜走
了。晚霞映染了天边的云彩，绚烂又温柔。

我直了直腰背，望着远处的学校，我的心中
却升腾起一种酸楚悲壮的情绪。心里明白再也
不能踏入其中，我的人生也终将会多走些弯
路。我嘴里叼着蒲公英的花茎，一种淡淡的苦
涩在舌尖散开，也在心底慢慢沉淀。

日落西山，传来几声乌鸦鸣叫，惊觉田野如
此空旷孤寂，我才回过神来，捡起落在田埂上未
看完的小说，恍恍惚惚地推车踏上回家的路。

蒲公英和那些杂草一起，蜷缩在自行车后的袋
子里。许是它们也是心里忐忑，不知我将如何
处置这些杂草，正如我不知如何面对以后的人
生。我并未注意到蒲公英乳白色的泪滴，正从
尼龙袋上渗出来——就像我委屈的心事和深藏
心底的梦想，同样无人知晓。

回家把蒲公英挑出来，在树墩上剁碎，拌
上糠麸喂鸡。它乳白色的汁液沾染了树墩，也
沾染了我的手指。我常因手上搓洗不下来的
黑皴而抱怨，却忽视了母亲因常年劳累患风湿
变形的手。等我知道心疼母亲时，她的手指已
成旧疾，无法根治，我的心里就像沾染了蒲公
英的汁液。

年复一年，蒲公英仍会在旧日的土地上
生长绽放，也随风去了远方。只是离开那片
土地多年，我已说不清它是在我的心里，还是
我在它的梦里。蒲公英，见证了我懵懂又迷
茫的青春。

蒲公英
□ 李 荣

《望见春天，望见山》，字句看似平淡，却
满载生活体悟，合卷之余，引人遐思。诗歌
仰仗热忱，小说依托遐想，而散文，终究源于
阅历，成于积淀；

《蒲公英》，少了些粗粝，多了份娇嫩，
方寸之间的厚重与灵动。年复一年，蒲公
英仍会在旧日的土地上生长绽放，也随风
去了远方。

草木寄情，风物藏道，文学的生长与远
行亦是如此。

步履所至，山水连绵，行走的脚步于名
山秀色间，观万象，悟本真。

奔赴名山大川，如果只是匆匆一瞥，终
不及缓步静观，于朝夕阴晴之间，方得山水
本然面目。

村居檐下，最耐细看。辛稼轩词云：“茅
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旧时乡舍，土墙茅顶，以草为檐，经年风
雨吹晒，茅草色暗质旧，参差零落。一室一
檐，看似朴拙简陋，却藏着岁月消磨的痕迹，
这便是人间常态。

午后开窗，天色晴明，万里无翳。柳隙
望天，云天清朗，草木静立，寂然无语。昔人
有言默然相对之美，正是如此。

世间好物不在张扬喧闹，而在静静生
长、默默自成。春风、晴光、林木、流云，皆是
循序而至，不促不迫，安稳落在人间。

风穿庭户清润扑面，心中浮躁一时尽
散。野花草木随意生发，无人修整，自在烂
漫。天地本宽，万物各有生性，不待人为修
饰，方是本真。

阴晴流转，本无定形。方才日色明朗，
景物昭然，转瞬烟光轻起，漫布林间檐下。
雾气或聚或散，随风而行，移步换景，每一刻
光景，皆是新态。

世事变迁亦是如此，无常乃常态，能静
以待之，便是智慧与定力。

循溪而行，涧水清浅，见底澄澈。水绕
青石，曲折流淌，声细而长，无汹涌之势，却
日夜不绝。

山间流水经年不息，默默滋养草木，润
泽一方风物。可见天地滋养万物，不靠声势
浩大，贵在恒久自持。

日暮风凉，晚霞垂落，天光柔和，烟霭皆
染暖色。四顾周遭，无巧饰之景，无浮华之
态，只余朴素清静。

景 不 必 奇 ，贵 在 真 ；境 不 必 奢 ，贵 在
静。山不自高，而灵秀自生；水不自奔，而
清欢自足。

静坐观物，洗尽尘垢，始知人间至美之
境，多在清淡平常之间。


